
春风吻上你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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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小白写完了给同学的信，一看胸前的小挂表：哇！快十点
了。于是熄了办公室的灯，拨了个内线给警卫便回到了宿舍楼里。
宿舍楼里灯火通明，陈老和董老师在电视房里看京剧，陈老还不时地
拉出几句。徐阿姨正在打毛衣，小罗房间里 BEYOND 的声音正在回旋着。
小白路过客厅时，被小罗叫住了，“小朋友，过来。”田歌和小罗正在
下“四国”（陆军棋）。小白知道这回厄运来了，因为她答应小罗给他们做裁
判的，但一想到让她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任何脑筋那可受不了！
于是小白就往旁边一站：“各位有何贵干？本小姐今晚有事，改天再谈，
OK？”小白一本正经地，说完后就睁大眼睛盯着小罗。谁知道小罗是大眼瞪
小眼：“我说小白啊小白，不要每次都拿话来唬我们，我老人家像你这么大
的时候是从来不撒谎的，可你呢？推三推四的。”小罗便站了起来，并且作
势要用脚踩小白。小白不甘示弱：“年轻人，别这么老人家老人家的，真到
你老的时候，你会后悔这么说的。”“哎，小白，怎么今天你理亏还这么多话，
快，坐下！”小罗命令道。小白只好从命，搬来一张凳子，坐在中间当起了
裁判。田歌、小罗就开始了厮杀。不一会，场上就旌旗飘扬风雷震动，兵来
将挡硝烟滚滚的。小白的正义之剑从不偏袒某一方，然而正下到决定双方胜
负的关键几步时，小白握着手中的棋子疑惑地问：“你们说‘炸弹’和‘地
雷’哪个比较大？”“我的天哪！”田歌倒抽了一口凉气，“下到现在你还没
分清哪个大？”“小白啊小白，你说你有多该死，你不问，我这盘棋是赢定
了，你这一问，唉！”小罗说着说着便泄了一大节气。小白静静地听着他俩
的数落，想想自己确实有一些可笑，但又不以为然：“田歌小罗，田螺不分
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说完就扮了个鬼脸，溜进了自己的房间。这
时，田歌和小罗也只能各行其事，一个练哑铃，一个作俯卧撑。小罗的那个
小音箱里 BEYOND 乐队正唱着那首《海阔天空》⋯⋯
每天晚上，就是那么热闹，一会儿，几个人聚在一起“杀”它一盘，
一会儿又挤到电视房里对着屏幕为足球先生们呐喊助威，常常把国家队的那
些臭脚们骂得狗血喷头，等到出现好球时，又把地板跺得震天响。真是痛快！
而小白呢，也疯疯癫癫地与这些兄弟们混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就在几个星期前，小白在兄弟们的带领下，一次就学会了溜冰，当然
那天在场上也摔得不轻，膝盖青里发红，红里透紫的，两边的屁股动一动就
钻心地疼。小白还算是很坚强的，咬咬牙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溜，毕竟，学会
一样东西是不容易的，所以当小白摔掉小罗他们的手勇敢地走上前去时，她
真想为自己庆贺！
有了第一回的挑战，小白发现，竟也喜欢上了这个运动，每次在场上
旋转时，就觉得好像长上了翅膀。她也喜欢小罗带着她奔向前去的感觉，几
乎像飞一样的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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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莘书屋”的主人姓邱，大家都称他为邱老板，邱老板六十多岁，脸
上常常堆着笑。
书屋离公司不远，小白他们上街经常路过那边，有时停下来借阅几本



书，或者跟邱老板闲聊几句，大家都是很乐意的。
邱老板有个孙女叫邱叶，那是个文文静静的女生。当小白和田歌他们
来到书屋时，那女孩子总微微露着笑意，让人感觉很舒服，而田歌呢，平时
老想拉着小白小罗往书屋跑，这家伙会不会居心不良呢？
当然书屋还经营一些休闲食品，小白也时常挑点巧克力之类的享口福。
那一次上街时，又路过书屋，小罗在前面进行着他的飞车计划，田歌带着小
白骑在后头，刚过邱老板的小店，小白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事，不得不让田歌
回转过去，她跳下后座，转身进了书店：“邱老板，你的书我得过两天还给
你，希望能宽限几天，行吗？”小白一脸认真样，直到邱老板点头答应，她
快活地将这消息告诉了田歌小罗。这时他们俩也已经返回过来了，田歌似乎
有备而来，呼了一口气：“说吧，想吃什么？”“我不想吃什么。”小白有些
不好意思，只好说了个谎，田歌知道小白没说实话：“想吃就自己拿嘛，别
这么婆婆妈妈的。”小白这下真有些窘了，不敢开口，指了指食品架上的“乐
芙球”。“这个！”小罗“哧”地一声笑了出来。邱老板友善地看着他们：“你
们待妹妹可不错嘛？”“那当然了，小白是我们宿舍楼里的小公主，每个人
都宠着她。”小罗向邱老板骄傲地介绍着。是的，小白是他们的小妹妹，小
妹妹总该有人来疼。田歌小罗，其实他们都做得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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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很快就到了，陈老和徐阿姨早早地收拾行囊回家去了。董老师
也因抵不住思家心情，便请了几天假回去了。宿舍楼里只剩下田歌、小罗和
小白三个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田歌哼起了一首游子的恋歌，小罗对着音箱越听
越投入。小白看着他们两个只想笑，但终究没有笑出声来。——这是他们在
一起的第一个中秋节，小白想难道中秋晚上这样白白耗过吗？这时小罗忍不
住了：“我提议，现在我们去吹吹海风如何？看今晚的月色多好啊！”小罗抒
情起来。“好。”田歌停止了哼歌，“我们骑车到海边怎么样？”小罗马上响
应，“OK。”只是小白有些犹豫，她骑不动那么远的路，而且她都不知道海在
哪个方向。田歌鼓励小白：“别怕，我们带你好了，万一睡着了我们就把你
绑在车上骑回来。”“我才不会睡着呢！”小白急忙解释，“我是担心海边风大
会感冒。”“哎呀，多穿点衣服嘛！”小罗也催促着小白。小白被说动了，赶
紧整理行装，带上水果、月饼、雪碧等等，就出发了。
一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兴致勃勃的，田歌、小罗不时地向夜空高吼一声，
小白则一路清歌，而田歌还是担心小白会睡着，他不停地和小白开玩笑，小
罗呢，常常和田歌进行短程赛车，整个夜几乎被他们吵醒了。
返回时，小白到底支撑不住了，她只觉得身体在车上晃来晃去的，天
旋地转一般，夜风又吹得她嗖嗖地发抖。

“啪”的一声，小白摔下了小罗的车，“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罗和田
歌还未反应过来，听见小白的哭声才停下车，回转身，两人都奇怪地看着坐
在地上的小白。小白用手揉着痛处，边哭边气，还是小罗反应较快一点，赶
紧前去搀扶小白，幸亏小白出来时穿着大衣，不然不知摔成什么样子。小白
噘着嘴：“我刚才做了个梦——我以为前面有一张床，所以就朝前，谁知
道⋯⋯”还没等小白说完，小罗和田歌便大笑起来：“精辟！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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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是在八月底认识许天远的。其实，那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常的日子，



只是后来回想起那日那时的天空是蓝蓝的，心情是好好的，而许天远站在不
远处，向她微笑的瞬间是那样地有魅力！
那天，许天远因公来公司办事，华总不在，是小白接待了他。当时小
白正专心于写工作小结，因为华总要求试用期一过，每个员工必须交一份详
细的小结。小白向来对客人礼貌有加，只是那一天因为小结的事，却将许天
远搁在一旁，只给人家丢下一句“你坐”，就埋头自己写字了，钢笔在她那
小小的手中有力地运转着⋯⋯哦，终于好了，当小白签上自己的大名时，才
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抬起头，这才发现旁边还有客人坐着。小白记得她
问许天远的第一句话，便是“路上走了多久？”就那么一句简单的话，竟也
聊开了话题。小白当时自忖是否与客户谈得太多了，但又无法自控地被许天
远的那种有点特殊的语音吸引住了，小白几乎忘了该给客人倒一杯茶，于是
说了声：“不好意思，”便起身进了倒茶间。
当小白进办公室时，窗外吹进一阵轻风，小白的工作小结滑到了地上，
这时许天远将纸拾了起来，不经意间，那柔中带刚的楷书让他暗暗惊叹，一
看署名，白筱筱，好可爱的名字。于是许天远就记住了这个名叫白筱筱的小
姑娘。
刚刚处理完公事，许天远一看表，已过四点，刚好是小白下班的时间
了，下楼梯时，小白蹦蹦跳跳地还像个小女孩，“下班喽！”小白以最快的速
度打好了卡，跑回宿舍楼。她那奔跑时的样子刚好让许天远看见了，许天远
饶有兴趣地望着那小女孩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小白一转身，就发现了许天远
远远注视着自己，出于礼貌，小白举手向他挥了挥手。因为有一段距离，那
一声轻轻的再见他是不会听到的。可小白还在想，会不会与他再见呢？转念
又觉得自己有点多情，于是又马上否定，不会的，甩甩头，继续向楼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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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里又来了两位新员工，是两位文员小姐，一个叫邱叶，也就是“莘
莘书屋”里的那个样子斯斯文文的女孩。邱叶被编排在技术科，同田歌一个
部门。这下田歌可得意了，说句实话，田歌倒真的喜欢那个女孩子，难怪他
有事没事老拉着大家往书屋跑，嘿！背地里，还不知去过多少次呢！瞧，邱
叶一来，田歌的脸上就好像吹上了春风。而另外一位则是学校刚刚出来的实
习生司丽丽。司小姐长发披肩，走起路来，高跟鞋咯噔咯噔地很有节奏感，
她被安排在设备科，也就是小罗的助手。
这样一来，田歌小罗都有了女秘书，陈老提议小白为此搞一个庆祝会，
庆祝男孩子的终身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
小白看着陈老，她感觉似乎很开心，但庆祝？
当然要的吧？
“这当然要庆祝！”小罗放开嗓门训起了小白，“这样你就轻松啦，不必
整天发愁我们没有女朋友啦，现在你是不是很开心啦！”小罗白了一眼小白，
小白一脸委曲相，“真是个没良心的家伙！”这时陈老手捧茶壶又说了，“小
白啊，你可别后悔啊，你说田歌小罗哪个对你不好，你偏要把他们给推出去，
你转的是什么脑筋？”小白不得不申辩，“陈老，都是你要说庆祝的吗？你
不是也在替我们兄弟着急嘛。”“着急？着急有什么用，你看不上他们俩也就
算了，干吗还那么积极地替他们找女朋友，这不是伤他们的心吗？”陈老一
口气说了一大堆，呷了一口茶，得意地望着小白，小白被他噎住了。陈老老
喜欢和小白斗嘴，每次都以“老者智者”的模样获胜，不过他们争的都是一



些小问题，像今天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小白镇住还是第一次，小姑娘嘛，碰上
这样的话题，就不是老头子的对手了。
不过，陈老的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人曾经提醒过小白，田歌小
罗都是不错的男孩子。小白也承认，田歌是个好哥哥，在宿舍楼里，他是最
最宠她的，而小罗呢，她可以和他一起上溜冰场，一起打乒乓球，一起发疯
似的高声唱歌，小白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小罗是个好孩子。”这句话连她自
己都搞不清是什么意思。
当然，她也没想过要区分田歌小罗之间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兄弟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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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许天远离开公司的第三天，小白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陌生的先
生的声音，小白拿起话筒，对方就问是白小姐吗。“是，请问哪位？”“我是
——我姓许。”“哦！”小白愣了一下，随即想起那天坐在她旁边和她聊了半
天的许先生，但又想不明白，他怎么会打电话给她，他不是找华总的吗？还
有，他怎么知道她姓白？
小白接到他的电话是很惊喜的，而从电话那端传过来的声音，那声音
似乎是她所喜欢的。她想起了那天许天远坐在沙发上与她说话的样子，无意
间留意到的那种眼神，似乎熟识，又好像曾经盼望过某个人拥有那样的一双
眼睛，还有眉宇间流露出的淡淡的思索，小白自信地认为，那眼睛里藏着智
慧。
也许，那便是小白所欣赏的一种轮廓。
晚上，小白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想着某个问题。灯关着，月
光从窗户外泄了进来，一种柔和而细腻的情绪正充溢着她的内心，小白察觉
有一些异样，但又说不出那是什么，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小白不想接，
她也不愿有人在这个时候来打扰她。她现在只想让自己安静，让自己尽量有
一种清晰明朗的感觉，她是在回忆白天的那个电话。
桌上的那个电话铃响了十多下后，终于断了。几秒钟后，小白想想不
对，她神经质地坐直了身体，抓起话筒，小心翼翼地拨了七个数字，电话很
快就通了。“喂，请问是林格公司吗？”“是，哪位？”“请问，请问许——”
许什么？小白一时口塞了，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找？“喂？”话筒
那边有些惊奇。“噢，没什么，对不起。”说完马上把电话切断了。她真有点
后悔，怎么这么蠢，神经兮兮地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小白认为又多情了，
于是站起身，不想这个问题了。刚要出门，电话铃又响了，这下小白吓坏了，
她有些怕，倒底是谁打的电话？她想起刚才那个傻乎乎的举动，不禁有点心
慌。但小白希望⋯⋯“喂，请问哪里？”“是我呀！你好！”“你好！”小白的
心里扑扑地跳。“刚才那个电话是你打的吗？”“哦，嗯⋯⋯是⋯⋯”“怎么
没找到我就挂了？”“是⋯⋯是因为——”小白有些口吃地起来。“刚才那个
是我同事，我和他今晚到办公室里坐一会，没想到你也在办公室里。”“那，
你怎么知道是我呢？”小白稍稍有些放松。“因为他告诉我是一个小女孩的
声音，所以我就知道是你了。”小白这才觉得和他说话似乎很舒服，她的一
点点小小的心理活动他都能——猜出。小白有些奇怪，他究竟是什么人？小
白那天只知道他姓许，当时小白第一个反应，他应该叫许仙。想到这一点，
小白就迷惑了，她叫小白，而他居然姓许！她在嘴里嘀咕着，犹如面对禅机。
日子就这样有了一个开始，小白每天 Smileontheface，高兴地总是一
个个的向人问好，从早上好一直到晚安为止。所有的人好像被她感染了一般。



陈老说小白碰到了什么开心事，董老师则略带神秘地笑笑，不加评判。倒是
小罗急了，是不是他们的小妹妹被人点笑穴了，见了小白后非让她说出个所
以然，小白朗朗然丢下一句，天气好自然心情也好。直至后来，小白一天天
地收到许天远从远方寄来的信件时，所有的人都感叹起来。陈老见了田歌和
小罗便会发问：“你们俩搞什么搞，闹了半天，小白要跟别人跑了！”对于田
歌来说，这话纯属玩笑，因为他早就把目标对准了邱叶，而小罗则不同了，
小罗的那个“女秘书”也仅仅是个“秘书”，不能跟女朋友相提并论。
一到晚上，大家在一起聊天时，又逗起了小白：小白啊，是不是有男
朋友啦？是啊。他在哪里啊？在天涯海角呀！小白一副天真样。什么时候把
他带来我们看看？小白为难了，他不敢来的呀！他会被警卫赶出去的。啊？！
大家奇怪了。小白说，陈老不是说了吗？所有因私找小白的男生，一律赶出
去，而且如果有女孩子进来找小罗，也不让她进来。小白倒真的把陈老的原
意复述了出来，这下可惹得大家开心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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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月色皎皎，星儿依稀。小白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她飘进
了一片幽然。
三月的乡村小路湿湿的，双脚在泥地上肆意地踩着，那是孩童嬉戏时
的脚步。周围是一片无垠的麦地，风吹草低，现出一条微微拱起的木桥，浅
棕色的——那不是通往表姐家的小木桥吗？小白轻轻地走向前去，桥下，流
水正缓缓地滑动，几乎察觉不出，前面有几间房舍。小白在找，找一处那个
人住的屋子，那个人是谁？小白为什么要找他，那个人似乎是很熟识的，但
他到底是谁？
小白来到了一间屋子前，她突然觉得眼前晃出一片粉红的世界，是花！
小白这才发现自己置身于花的重围里。那花儿屋前屋后，甚至在每一个角落
都开满了，小白猜想，那是凤仙？或是蔷薇？但走近一看又不是，红润的花
瓣如同刚刚用清水洗过一般，风一吹，花儿羞答答地摇着头，又像是每朵花
都穿起了裙子在翩翩起舞。小白在花丛中留连着，但心里总记着要找那个人，
于是再深入到另一处。所有的房子都开满了花，团团拥簇，春天的露珠在花
瓣上闪着光亮，风轻柔地吹着，吹开一朵又一朵待放的生命。小白惊喜地竖
起耳朵，细细倾听着花儿开放的声音⋯⋯
醒来，小白还在想着那些粉色，但不知道那画中要找的人是否能够出
现，又赶忙闭上眼睛想再续上那梦。
不知道为什么，以后，小白对那个梦总是耿耿于怀，令她感到奇怪的
是，她不止一次地走进那画里，这一点，小白百思不得其解。
小白是个爱探究竟的女孩，她常常会向田歌、小罗问一些很古怪也很
有趣的问题。田歌是一个很耐心很称职的老师，因为他曾做过家庭教师，也
教出过很多不错的学生。在这一方面，小白是很欣赏田歌的，每一次小白提
出疑问时，田歌总有办法解释，而小罗只会指着小白的鼻子一口一个傻瓜，
一口一个笨蛋地训斥起来，继而又突然停下来，作出一副先知先觉的模样来
解释小白的问题。当然，小罗也会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小白断定，对于这个
问题，他们俩都无用武之地，她只好自己寻找答案了。
小白在邱老板的书屋里发现那本《梦缘记》的。
那是一本半新旧的小册子，很薄，从那铺满灰尘的封面上，小白感觉
那是本很少有人问津的书。小白用手轻轻擦拭着，心里暗自喜悦，如获珍宝



一般。
在原先的想象中，《梦缘记》几乎是一本天书，有一系列小白所没法读
懂的文字，但她错了，其实里面仅仅讲述了一个遥远时空里的爱情故事，很
美，几乎有种飘飞的感觉。它居然也提到了花：梦之所依，情之所寓，缘来
时，潜入心房自不知，寻梦人，徜徉花海有深处⋯⋯

“徜徉花海有深处⋯⋯有深处？”小白默念着，她想起了那个馨香神秘
的梦，而这个故事居然与她有某种吻合？小白轻轻放下书，走到窗前，阳光
洒在胸前，如一颗颗跳跃的火苗。

8
这段时间内，许天远常常给小白来电话，有时候小白都不知所措了，
她老是问自己，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是的，小白真的不了解他。小白也这样
告诉他，但心里却是想知道他更多的事情，她希望许天远能给出一个很完整
很清晰的形象，然后小白再说服自己：是的，就是这个人！20 岁的小白只
是个大孩子而已，像小白这一类的爱幻想会做梦的女孩子，这样的年龄是最
最抵不住诱惑的年月。
许天远一直以为，那一天偶尔与他相逢的小白是一个简简单单毫无经
历的女孩，说句实话，与自己能谈得投缘的女孩子以前也有，但让他为之怦
然心动的还不多，小白给他的是一份原初的美丽，一份冥冥中已守候多时的
怀思。那一日，他曾偷偷地不让小白发觉地看着她。
27 岁，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的季节，这样年岁的人在遇事时应该不会太
冲动。如果要，也许是因为生命中必须那么做。许天远完全能懂得小白此时
的心理。她在想的是什么，她能够接受的是什么，他几乎了如指掌。但如果
让他告诉小白是如何喜欢她的，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原本爱就是毫
无理由的。
每当小白想起自己才刚满 20 岁时，她就有些怯，她怕发生什么自己都
搞不明白的事。
有一天，她告诉许天远：“也许我不该讲这么多。”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许天远就急了：“什么意思？你说清楚：是不是我误会了你？我可不愿意单
相思！”小白一怔，她不懂他为什么要用这么重的口气。其实小白的原意只
是想向许天远坦白一点，自己只是个孩子，也许明天以后，无法保留这份感
情，她如何向他交待。但只要他能以最好的方式来对小白时，小白相信自己
是完全可以承受，也能拥有这份美丽的心境。
那是冬天里的一个周末，小白顺着一阵急切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
小罗带着一个人。
抬头的一刹那，小白呆住了，他是谁？他是梦中要找的那个人？
是许仙！是许天远！
小白看着他一动不动，她傻掉了！
小白的那双眼睛一直睁得老大的，始终没有开口说话。
小罗从来没有见过小白如此失措，他望着小白和身边的这个陌生人，
心底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味。在这种尴尬又莫名的局面中，小罗似乎懂得其中
的蕴意。小罗脸上一副苍凉。面对此时的小白，他已无力于表达什么，只好
强迫自己走开。
一转身，他又唱起了《海阔天空》。
一直到许天远握起小白的双手时，小白才醒悟过来，她确信并不是在



梦里。
“不欢迎？”许天远主动打破了沉默。
“哦，不！”小白怎么会不欢迎他呢？“只是，我没想到⋯⋯”
小白声音低低的，许天远这时已漾出了笑容。
“给我倒一杯水，好吗？”
“啊？哦，好的好的。”小白老是那么被动，上次也是这样，老是忘了给
人家倒水。她握着一杯暖暖的茶水，递给了许天远，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喝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许天远已悄悄地在小白背后将她拥住了，小白只感
觉到一阵暖流通遍全身。她想挣乱，她想逃脱。她知道自己还太小，不能这
样和男孩子呆在一起。哦，不行！
放开我！小白心里一直在喊着。
可是，无论她怎样挣扎，她终究逃不出那有力的双臂。小白的肩膀继
而又被转了过来。
她的心跳在加速，她好害怕许天远那份霸道的温柔，她好担心在某一
瞬间丢失了自己⋯⋯
终于，小白有了自己的初吻。
当许天远睁开眼睛重新审视小白的那张脸蛋时，他呆住了，小白的眼
角溢着几滴晶莹透亮的水珠。许天远有些慌乱了，“怎么了？”小白没有答
话，只是扭着头定定地看着别处。

“对不起，筱筱别哭。”这时，许天远的脸上似写着某种抱歉，小白没有
料到那一刻会这么早地到来，她原以为⋯⋯不由自主地，小白把头埋进了许
天远的怀中。这时心里竟然有种痛苦的感觉。是缘自于初吻的心悸？缘自于
被爱的苦涩？这时，许天远逗起了小白：“人家说，女孩子现在这个时候是
最美的，让我看看是不是？”许天远忍住笑，“不是吗，比从前更漂亮了！”
许天远满心爱恋地为小白抹去了眼角的泪滴。
“以后，也许很少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写信，但是，你要记得想我。”
记得想我，真是句轻松的话。怎么想？傻乎乎地守在电话旁发呆？每
天在日记写你的名字？还是该续唱你曾唱过的歌，对着月亮发一封情书？
小白想着想着就有点来气，原来思念一个人并不轻松。每当小白忆起
被他吻住时的情景，心里便无法释然，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她还没有准备，
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
然而，小白真切地记得，那一天，寒风中许天远为她挡风时站成一道
墙时的模样。
汽车载着远行的人离开了。
许天远望着那个在风中依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女孩，他的心一下子
沉重了。此刻，小白的眼眶里有一滴泪不自觉地滑了下来。

9
生活对于小白而言依旧是生动活泼的。在生命中年轻而纯美的日子里，
总在流露着率真与可爱。
公司里最近传出了一段小小的插曲，说是小罗与“女秘书”交往甚密。
一晚，陈老路过小白的房间，特意拐了进去：“小白啊，在做什么事呀？”“陈
老您请坐。”小白有礼貌地。
陈老真是个有趣的老头。小白认为用“天真”这个词来形容他也未尝
不可。“小白啊，机会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陈老开口就这样说。



小白摸不着边了，“陈老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
“嘿！你不伤心？不遗憾吗？”
“陈老您倒是说明白点儿。”
“小白要多关心关心小罗啊！他这两天可不对头啊！整天魂不守舍的。”
“小罗到底怎么了？”小白被陈老这么一说就有些担心了。
“小白啊！你不知道司小姐整天和小罗呆在一起吗？”
“哦，原来是这样啊！”但小白对此否定得相当快。
“不可能的！”小白是那么肯定和急切，让人听了就有些奇怪了。
小白凭什么？！
陈老只呵呵地笑，小白是个好玩的女孩子。
小白确信自己是有理由的。
中午，小白进餐厅时，她远远望见了田歌、小罗、邱叶和司丽丽四个
人围坐在一起。这时，小白感到有些陌生，她不禁放慢了脚步。怎么了？什
么事都没有哇！可是，她的心底里却好像是遗忘了什么似的。小罗喊了一句，
让她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小白的脚步有些迟疑。
小罗已站起身为小白拉开了椅子。田歌也说，小白过来一起吃罢。小
白谢绝了，径自走向另一张餐桌，在董老师的旁边坐下。董老师似在检查小
白的脸，他发现小白真的有些不对劲。
小白一声不吭地吃了饭，嚼一口后又顿上好一会，不知在想些什么。
董老师不止一次地提醒小白，可小白呆呆地如没听到一样，什么反应也没有。
董老师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真是个小女孩⋯⋯
在董老师以为，小白是吃醋了。吃谁的醋？邱叶？还是司丽丽？还是
两个都是吗？邱叶是田歌所喜欢的女孩，田歌又是小白的好朋友，那邱叶也
是她的朋友，她记得她为田歌送花给邱叶时的情景，开心得就好像自己收花
一般。小罗呢？她再三强调，小罗是好兄弟，可是小罗与司丽丽在一起，她
看得也真的那么开心吗？是田歌、小罗他们因为有了女朋友而冷落了她这个
小妹妹，让她感觉他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不再理会整天念叨着许仙的小女
孩，让她感觉生活的中心在转移？她这才觉得过去那些说说笑笑的快乐的日
子渐渐远去了，她不仅感到无趣，甚至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董老师提醒过小白，田歌和邱叶在恋爱。小白应该留给他们更多单独
相处的时间，小白不能老是缠着田歌。从前可以，但现在不行，还有对小罗
也同样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你不能任性胡来。
哦，董老师，你是说小白做错了很多事吗？小白真的不明白，她决不
会在田歌和邱叶之间设置什么障碍，不然她也不会开开心心地让田歌给邱叶
送花。小白只觉得自己好委屈，为什么董老师可以毫无余地地揭出她的心事。
但小白以为，事实不该是那样的，连她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董老师可以作出
那样的评价呢？
小白只好感叹，董老师，你是否懂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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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天远的电话少了，即使有也只是向小白交待几句：不然就这样了，
像个家长要孩子乖一点，然后就挂了电话。小白有时会故意扯开话题，她怕
许天远才说几句就断了线，断了心。
不过，她是知道的，许天远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努力地做事，为了生
活，为了使她小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不得不这样做。是的，他已经答应



小白，他必须这样的努力。
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许天远的消息了，常常在夜里一个人关着门躲在办
公室里，灯没有亮，小白无助地坐着听自己的心跳声，听夜里某个角落中的
响声，这样小白才感觉自己是有生命的，小白还没有绝望，只是一想到每天
她见到小罗闭着双眼狂热歌唱时的模样，她的神经就会莫名其妙地触动，努
力平缓后的心境又被扰乱了。小白也渴望自己快乐起来，像从前一样，无忧
无虑，边走边唱。小白也盼望着许天远能像冬天那样突然出现在眼前，像神
话故事里一样。她好想长出一对翅膀，飞到许天远的身边，不再理会周围发
生的一切。
小白终于忍不住流泪了，这个时候她才真真切切感受到牵挂一个人有
多么的不易，等待是最最让人受不住的煎熬。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
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小白上楼时，小罗的房
间里又传出了 BFYOND 的声音，仔细听原来是小罗。她已不止一次地听到小
罗那般投入地唱这首歌了。小白又很清楚地记着，许天远曾在耳边唱过这首
歌。但小白又糊涂了，是小罗唱这首歌让她想起了许天远还是因为许天远曾
唱过才让她留恋在小罗的歌声里。
小白默默地站在小罗身后，一曲终了，小罗转过头看见了小白，他有
些意外：“女孩子不适合听这种歌。”小白反对：“没有！我喜欢！”小白发觉
他的眼睛微微发红，小白不知自己当时的心是惊喜，还是微微发着痛。她很
喜欢小罗那投入的表情，她很崇尚那种激情的放送，她自己也是一样，听歌
听得常常让泪珠在眼眶中放肆地无理取闹着。
小白怔怔地望着小罗，良久没有说话。不知为何，她看着小罗那模样，
知道他有话要说，她也有话要说，但是，她又能说什么呢？眼前的这个男孩
还是不是小罗？如果是，那应该与她毫无顾虑地交流畅谈，或者也可一起大
声地唱歌说笑，可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一刻的空气是那般的凝重？为什么她
一看到小罗的眼神，竟有股流泪的冲动。她记得她为许天远流过泪，也是许
天远为她擦干了泪水，她记得。可是现在，她到底怎么了？耳边 BFYOND 的
歌声越唱越高，小白突然觉得自己进入一方迷阵。如果只为小罗那股歌声中
的狂热，她可以用赞赏的语气好好夸他一番。可是，置身在这音乐的震撼里，
小白根本无法教会自己该如何思考，如何说话。她隐隐地觉察到小罗那高扬
的歌声中似乎与自己撞击着某种共鸣，或是痛楚。然而小白的潜意识里，她
不愿揭开这份痛楚，也许，对她来说已不该经历那样的情节。
小白需要的是坚定。
她这样鼓励着自己。她有许天远，许天远在远方在为他们的未来奔波，
她应该一心一意地想着许天远，许天远⋯⋯
小罗把脸转向小白：“其实，人活着不必那么矛盾，只要能开开心心地
活着，想那么多干吗？”
小罗在说小白吗？
“《海阔天空》这首歌之所以我喜欢它，是因为歌词中带有一种不驯的
宽广的洒脱的博大的思想。”小罗说着又将目光移向窗外，再次投入到了歌
声中：“原谅我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小白的双手紧紧握成一团，肩膀微微抖着，她只想逃离这种氛围，她
不想再目睹这迷雾般的境遇。转身后，小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一头扑到



在床上，热泪湿了大片的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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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小白所想象的，许天远已不在原先的那家公司了，他去了另外一
个城市。这是不久前许天远打电话告诉小白的。
小白是在接到电话后的第三天下午前往许天远所在的地方，长途车的
颠簸已把小白折腾得够呛。小白下车后等在站口却不见许天远的身影，她落
寞地坐在候车室里。身体渐渐冷却下来，一丝风吹过，小白不禁一阵抖索。
她站起身，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但是她又害怕她曾熟识过的眼睛，她
走出了候车室。外面竟已是暮色浓浓了，是的，她在等待她的许天远，可是
她却又犹豫了，脑海里总是不断地响起小罗的歌声。小罗紧闭的双目，小罗
激情地高唱，她发现自己竟无法甩掉小罗的影子，哦！天哪！小白真的不知
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城市的街头，霓虹灯点亮了黑夜的天空，喧闹的人群早已散去，夜风
里，只留下一条清冷的街道，小白就在那里来回地走着，她彳旁
徨，她不知道该如何把握住自己，只感到眼前弥漫着太多的幻影，一
会是朝气的小罗，一会是热烈而又沉稳的许天远，但在那一刻却不知自己心
里面渴求的究竟是什么。
其实，许天远早赶到了车站，等了几个小时却又始终找不到小白，于
是，他只能乘着公共车来回地找，几乎找遍了整个城市的角落，都没看到小
白的身影。
那一夜，小白把自己丢失在风里。
小白从许天远那里回到公司后，田歌就把小罗的一封辞职信交给华总，
华总开会去了，田歌便把它给了小白，说，小罗没有说一句话，也不让人送
他，他只是一路高歌。
小白握着手中的那封信，突然觉得双手几乎没有了力量。这个世界怎
么变得这样快？为什么每件事都让她震惊，让她措手不及？信封抖落在地
上，她觉得身心疲惫，再也不想理会身边的一切，哭着，奔跑而去⋯⋯
摘自《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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